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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东大地，罗霄山脉西麓，一条洣

水蜿蜒北去，滋养了茶陵千年的农耕文

明，也淘洗出一方厚重的文化沃土。

时光回溯至晚清光绪年间，在这条

母亲河畔，曾走出过一位特殊的“摆渡

人”。他叫曹诒孙，茶陵历史上仅有的两

位榜眼之一。在那个风雨飘摇、大厦将

倾的年代，他曾身居庙堂，在翰林院任

职近十载，看尽了京华烟云。然而，光绪

十五年（1889 年），正值壮年的曹诒孙却

作出了一个令朝野侧目的决定：辞去京

官，归隐桑梓。

他将满腹经纶从皇城根带回了洣

水之滨，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

志，在洣江书院写就了一段“弃官兴教”

的传奇。这不仅是传统儒家士大夫“兼

济天下”与“造福桑梓”情怀的深情回

眸，更是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精神在近

代教育变革前夜的一次璀璨绽放。

归去来兮：从翰林院到洣水畔

曹诒孙（1849—1892），字次谋，号蘅

皋，茶陵枣市曹柏村人。出身于耕读世

家的他，自幼便浸润在“神农尝百草”的

乡土传说与“耕以养身、读以明道”的古

训之中。光绪六年（1880 年），曹诒孙高

中一甲第二名，荣膺榜眼，授翰林院编

修，一时风光无两。

然而，京城的繁华并未消磨他骨子

里的乡愁。曹家文脉深厚，祖父曹天和、

父亲曹生薰皆为翰林院编修。更值得一

提的是，曹家与邻县安仁的谭氏家族渊

源颇深，曹诒孙的长姐与妻子均与安仁

谭家有亲缘关系。

在曹诒孙少年的记忆里，那条连接

茶陵与安仁的“盐铁古道”是鲜活的。他

曾就读的“明月庵私塾”，便坐落在古道

旁的雷鸣山麓。多少个清晨与黄昏，少

年曹诒孙沿着古道，翻过山脊，走向排

山，走向龙市。那是一条求学之路，也是

一条文化交融的纽带。那里有他的亲

族，更有如解元谭莹这般的良师益友。

功成名就之时，面对清末时局的晦

暗与内心的召唤，曹诒孙想起了茶陵先

贤李东阳“好官必以治学为本”的教诲，

也想起了本土状元萧锦忠兴教泽乡的

义举。光绪十五年（1889 年），带着对时

局的隐忧和对“教育救国”的朦胧探索，

他毅然卸下顶戴花翎，回到了魂牵梦绕

的洣水之畔。这一转身，少了一位京城

高官，却多了一位洣江文脉的守护者。

薪火相传：经世致用的书院重塑

曹诒孙执掌洣江书院，并非简单的循

章教学，而是一场深谋远虑的教育革新。

作为李东阳的同乡后学，曹诒孙深

受这位茶陵文坛巨擘的影响。李东阳主

张“ 以 文 化 柔 化 民 风 ，以 教 育 培 育 贤

才”，曹诒孙将这些思想火种，移植到了

晚清的书院教育中。他常言：“学问之

道，贵在有益身心，有裨世用。”在他看

来，书院不应是躲避乱世的象牙塔，而

应是培养经世致用之才的熔炉。

在德育上，他严课生徒品行，以“忠

信孝悌”为立身之本，重塑士子风骨；在

智育上，他大胆突破传统四书五经的藩

篱，将目光投向了脚下的土地。他增设

了《茶陵州志》研读课，让学生了解家乡

的历史沿革与风土人情；他引入水利测

绘等实用内容，引导学生关注农桑水

利、国计民生。

为了规范学风，曹诒孙亲订《洣江

书院学规》。这份学规不尚空谈，以“主

敬行恕”为纲，要求生徒每日撰写“耕读

日记”。在这本特殊的日记里，不仅要有

对经史子集的感悟，更要有对农事劳作

的记录。他要求学生将书本上的微言大

义，与田间地头的汗水相互印证，真正

做到“知行合一”。

这种熔品德陶冶与经世才干于一

炉的教育理念，让原本沉寂的洣江书院

焕然一新。彼时的书院，晨钟暮鼓，书声

琅琅，“百里莺啼喧昼暖，六斋灯火破春

眠”。一种务实、求真、关注现实的治学

气象，在洣水之畔悄然生长。李东阳的

文脉精神，在四百年后，借由曹诒孙之

手，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双星闪耀：榜眼与解元的联袂

洣江书院之所以能在晚清教育史

上留下一笔，离不开另一位关键人物的

加盟——安仁解元谭莹。

谭 莹（1842—1926），字 玉 生 ，安 仁

人，光绪五年（1879年）乡试解元。他学养

深厚，曾受聘为谭钟麟（谭延闿之父）家

族的西席，连后来民国政坛风云人物谭

延闿也尊其为恩师，足见其学问之高。曹

诒孙与谭莹，一位是名满天下的榜眼，一

位是才华横溢的解元；他们同年中举，又

有姻亲之谊。这种天然的纽带，促成了两

人在教育事业上的珠联璧合。

光绪十六年（1890 年），曹诒孙力邀

这位“湘南才子”出任书院经史教习。自

此，洣江书院迎来了“双星闪耀”的鼎盛

时期。一位沉稳如山，一位捷才似川，二

人“山川相济”，携手推进了一系列大刀

阔斧的改革。

一是弘扬神农精神。在书院原有的

“主敬斋”“行恕斋”“修德斋”之外，特辟

“神农讲坛”。在这里，他们不讲八股，专

讲炎帝神农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

精神，彰显茶陵作为“神农故地”的文化

底蕴。他们还开辟了“耕读园”，在书院

周边划出试验田，让那些四体不勤的读

书人亲身体验“带经而锄”的古训，倡导

“农勤于耕，士勤于学”。

二是创新教学体系。在教学分工上，

谭莹精讲《春秋》《周易》，剖析历史兴衰

与哲学思辨；曹诒孙则亲授《茶陵诗派研

究》，传承本土文学脉络。两者结合，形成

了“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特色教学体

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借鉴岳麓书院

“月课互评”的经验，打破了教师一言堂

的陈规，鼓励学生参与试卷评阅，在激烈

的辩论中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

曹、谭二人的联手，使得洣江书院

声名鹊起，吸引了攸县、安仁、炎陵甚至

江西周边的学子负笈来游。洣水之畔，

群贤毕至，洣江书院真正成为了湘赣边

界的一座文化高地。

耕读传家：根植乡土的教育底色

在《海潭曹氏六修族谱》的家训中，

曹诒孙写道：“耕读二业，今古正务。谋

生治家，莫此为胜。”

茶陵及毗邻的安仁、炎陵等地，自

古便是农耕文明的腹地。曹诒孙深谙此

道，他并没有将书院办成脱离泥土的空

中楼阁，而是将“耕读传家”这一古老智

慧，创造性地融入了近代书院的教育实

践中。

他设立了“农学讲堂”，这在当时的

传统书院中堪称创举。讲堂上，讲授的

不再是之乎者也，而是茶树栽培的要

诀、水稻种植的技术。他要求学生参与

书院农场的劳动，践行“半日读书、半日

躬耕”的生活方式。

为了从理论上支撑这一实践，曹诒

孙还主持编纂了《茶陵耕读文献汇编》。

他爬梳剔抉，辑录了历代茶陵学子“带

经而锄”的典范事迹，特别是将《曹柏村

曹氏家训》中强调的“田畴不荒，书声不

辍”作为精神标杆，激励学子们在劳作

中磨炼意志，在读书中升华灵魂。

最令人动容的，是曹诒孙的身教。这

位曾经身穿官袍的榜眼公，常换上布衣

芒鞋，亲自带领学生下田观察农作物生

长，或参与田间管理。在烈日下，在泥泞

中，他与学生一同流汗，在实践中体悟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深刻内涵。

这种根植乡土、融合神农文化的教

育，塑造了洣江学子既知书达理又脚踏

实地的独特气质。这种务实学风，如同

一颗颗种子，深埋在茶陵的土地里，深

刻滋养了地方淳朴向学、崇本务实的社

会风尚。

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于后世。如开国

少将段苏权，早年便就读于洣江书院改

制后的高等小学堂。将军一生通晓经史、

心系民生、实事求是的作风，很难说不是

曹诒孙教育理念跨越时代的某种回响。

文脉不绝，江水长流

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仅 43岁的

曹诒孙溘然长逝。天不假年，壮志未酬，

令人扼腕叹息。

然而，他在洣江书院短短数年播下

的文化火种，却并未因他的离去而熄

灭。相反，这火种穿越了百年的风雨，生

生不息，愈烧愈旺。

2012 年，洣江书院在原址复建。当

那座古朴典雅的讲堂再次矗立在洣水

之畔，讲堂之上高悬的曹诒孙画像，依

然目光炯炯，注视着这片他深爱的土

地。书院楹联“文风久盛，江水长流”，以

及茶陵一中校门上的那副对联——“尊

贤以醴积厚成陵，耕读传家文脉永昌；

洣水汤汤，载千年文脉；弦歌袅袅，育万

代英才”，无疑是对这位先贤历史功绩

与永恒价值的最佳礼赞。

榜眼曹诒孙，一位将毕生才学与赤

子之心毫无保留奉献给乡土教育的智

者。他是李东阳经世思想在晚清的卓越

践行者，是凝聚地方力量的纽带核心，

是携手教育同道推动革新的典范，更是

“耕读传家”这一古老智慧在近代焕发

新生的有力推手。

洣水汤汤，不舍昼夜；弦歌袅袅，穿

越时空。曹诒孙的名字，已然化作了洣

江边的一座丰碑，永远守护着这方水土

的文脉根魂。

枫溪映翼：
一条河的工业涅槃

贺志伟

枫溪河，静卧在株洲芦淞大地，宛如一面流动的镜子。它澄

澈的水波，温柔地托起葫芦塔刚毅的棱角，也映照着岸边新式

厂房闪烁的银辉。这条古老的河流，曾听到新中国第一台航空

引擎初生的啼鸣，而如今，它的低吟浅唱，已化作钢筋铁骨与盎

然绿意，在时光长河中缓缓缠绕、共鸣，谱成一曲悠长丝弦。

曾几何时，工业强劲的脉动，也曾让枫溪河不堪重负，浑浊

喘息。生活污水与机油的暗流，无声地浸染着它的河床，黑臭几

乎成为它躯体上沉重的痂。岸边伫立的古枫垂首叹息，伟人笔

下那“层林尽染”的诗意画卷，在油腻晃动的波光里，褪色成模

糊而遥远的旧梦。中年人记忆深处，篾篷船边，那根粗粝的绳

索，不仅系住孩童的腰身，也紧紧系住了一个时代对河流深深

的敬畏与挥之不去的忧惧。

如今，沉重的淤泥已被清除，浊流遁迹无踪。清波，已是河

流重获新生的畅快呼吸，它平静地盛满了天上的云影与流动的

天光。岸坡苏醒了生机，海棠肆意泼洒着胭脂红，香樟沉稳地吐

纳着新绿，历经沧桑的古枫舒展虬枝，仿佛在轻抚岁月留下的、

如今已被修复的伤痕。崭新的游步道如一条银练，在河畔优雅

地舒展，与水中葫芦塔清晰的倒影，在水天之间交错、叠印——

勾勒出一条奇妙的航迹，连接着坚实的大地与浩瀚的苍穹。晨

雾弥漫时，河面铺展成一片冷冽的银箔；暮色四合时，它又成了

这里居民信步流连、频频回望的动人诗行。

回望往昔，河岸上沉默矗立的楼房，如同褪了色的老旧积

木。那些公共的角落，常常蒙着时光积下的尘灰。一边是厂房里

日夜轰鸣、象征着辉煌的机鸣；一边则是局促空间里升腾的烟

火气，是一排排被风雨侵蚀的围栏，无声地诉说着安全与生存

空间的无奈。

再看今朝，那些老旧的围栏，早被悄然化作新家园坚实的

基石。曾经逼仄的边缘地带，被开阔的河滨石道取代，茵茵绿草

如柔软的地毯般铺展。清脆的棋盘落子声、孩童无忧无虑的嬉

闹笑语，替代了昔日的落寞与隐忧。推开窗，满目葱茏的绿意便

扑面而来；打开门，湿润清新的水汽便沁人心脾。那根记忆中的

粗绳，早已熔铸进坚固美观的河边围栏，也融入了岸边守护者

们温柔而安定的目光里。

一切的起点，始于一片断壁残垣——那是历史抛下的沉重

问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风，裹挟着创业的焦烟与不屈的决心。

苏联的图纸在简陋的工棚里摊开，马路边架起的焦炭炉便成了

熔炉，焦炭的火光映红了建设者们的脸庞，无数昼夜的锤音铿锵

不息。汗水浇铸下，厂房奇迹般拔地而起。终于，M-11引擎的怒

吼撕裂了沉寂——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在废墟之上，怦然搏

动！毛泽东主席的嘉勉信，如同一枚淬火的荣耀印章，永远烙印

在厂史馆那面承载着无上荣光的墙上。

今天，葫芦塔依旧巍然屹立。它曾侧耳聆听初生引擎的微弱

脉息，为雏鹰般的铁鸟精密“把脉”。如今，它仍是这片热土最忠诚

的哨兵，守望着脚下不断裂变、升腾的航空动力“星云”。单一工厂

的边界早已消融无形，崛起了一片充满活力的航空动力产业集群，

如热土上蓬勃的丛林。“阿若拉”轻型飞机轻盈的身影，从这里跃上

蓝天，占据了国内同类机型四分之三的广阔画卷；而AG600“鲲龙”

那搏击海天的澎湃“心脏”，也在此孕育着磅礴力量，将震撼的龙

吟，推向万里海疆！当夜色温柔垂落时，三三一厂区的灯火次第点

亮，宛如璀璨的星群，坠入了枫溪河宁静的怀抱。流水线上流淌的，

是光的河流，清晰地倒映着七十年来从未熄灭的创业火焰——地

上是精密齿轮高速运转的恢宏协奏，水中则是智慧与梦想永恒燃

烧的壮丽银河。这熊熊的火焰，正熔铸着“制造”的厚重过往，锻打

着“智造”通往云端未来的坚实阶梯。

枫溪公园里，方寸棋枰间，光阴缓缓流动。白发老者指点着

远处的葫芦塔，身旁童声清澈响起：“爷爷，那是什么？”老人目

光深邃，轻声回答：“那是给铁鹰听诊的耳朵啊，是咱们厂子不

灭的魂。”枫溪河，依旧默默流淌不息。它的记忆深处，刻录着篾

篷船摇曳的点点渔火，创业炉膛升腾的滚滚焦烟，吞咽黑臭时

的苦涩难言，以及重获新生后的清冽甘甜。它如镜的水面，映照

出社区家园的欢颜笑貌，也映照过钢铁羽翼掠过长空的雄姿。

它的每一道波纹，都是一行行无声的铭文，记录着历史的沉甸

甸，奋斗的灼灼热，以及一条河、一座城、一群人与钢铁翅膀共

同谱写的传奇——他们如何在时光的熔炉里，将累累伤痕淬炼

成闪亮的勋章，让工业那刚劲不羁的灵魂，在绿色的血脉中深

深扎根，生生不息，展翼翱翔。

悠悠云泉山
卢洪义

攸北边陲，车田市场北行五百米，有

山名曰云泉。此山扼守北江、梅溪二水，界

分攸北、醴南两地。它拔地而起，孤峰兀

立，势如苍龙昂首，东望泰山、甘棠诸峰，

气象森严。

昔有清代大儒、车田人氏刘祖穆《云

泉山记》，其景亦优，其情亦馨。刘公曰：云

泉山石壁崚嶒，矗矗嶷嶷，云光出岫，泉声

在溪，新篁古松，回青转绿于旖旎潺溪中。

其麓渚为潭，受双江委，渟宏渊沦，净不可

唾。山以云泉名，自昔然也。

我乃斗筲之徒，总不以为然，常望着

眼前的山峦生疑：云在何处？泉又安在？

庚子孟春某日，晓寒料峭，风声呜咽。

我裹紧衣衫，脚步固执地踏上了寻访云泉

山的旅途。

山东麓，一条石砌的磴道依山势蜿

蜒。石阶斑驳起伏，层叠出一种如山脊般

坚韧的力量。拾级而上，寂静的山道里只

有我笃笃的足音，仿佛在丈量着历史与现

实的距离。抚摸路旁寒凉透骨的石壁，指

尖触到的只有岁月的纹理与尘埃，古人的

气息似乎早已渗入山石骨髓，化作永恒。

唯有石缝间探出头的嫩草，在凛冽中透出

一丝生机；阳光透过林木洒下斑驳光影，

随风摇曳，婆娑生姿。

忽见一抹血红的杜鹃，以不屈的姿态

嵌在陡崖之上。那是一种寂寞而亲切的

红，瞬间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这里

曾是革命烈士丁泽中英勇就义之地。依稀

记得，伯祖母生前常在此驻足，默默凝视

那盛开的杜鹃，面色凝重，目光深远。

攀行近千步，磴道尽头，豁然开朗。几

株苍劲的松柏掩映下，翻修后的云泉山寺

巍峨矗立。飞檐翘角，亭台楼榭，在村民眼

中，这座寺庙不仅是信仰的寄托，更连接

着现世的安宁与希望。

云泉山寺是当地乡贤共建，每年正月

的游灯都会从这里出发，攸醴两地虽一水

之隔，但乡俗迥异，一边是发端于江西语系

的攸县土语，一边是来自吴侬软语的醴陵

乖婆子话。游灯也不同，一边是锣鼓喧天的

龙灯，一边是浅唱轻吟的茶灯。我小时候特

喜欢看茶灯，最喜欢茶娘子唱的《思情鬼

歌》，那一声“我哩满哥哥鬼也……”听得是

让人浑身酥软，心神恍惚。而今，寺门大开，

院落整洁，却不见僧人踪影。“寺院无僧风

扫地，殿内无灯月照明”——这空山古寺，

究竟是谁在默默守护？

环视四周，崖壁静默。步入峰顶的羊

肠小道，寒意渐浓。仰望两侧峭壁，宛如耄

耋老者正以洞察世事的慧眼注视着我。恍

惚间，刘祖穆那身着布衣长衫的身影似乎

浮现在眼前，与岩壁、茅舍、溪流融为一

体，化作了山崖上永恒的守望。

登顶之时，谜底终解。一条宏伟的水

渠赫然在目——这便是建于上世纪七十

年代的北干渠。它引酒埠江之水，至今仍

滋养着攸北、醴南及萍西的大片良田。若

逢开闸放水，激流奔泻，势如万马奔腾；水

珠飞溅，声若珠玉落盘。腾起的水雾弥漫

山间，似云似烟，即便在盛夏，也营造出深

秋云雾缭绕的奇观。

至此方悟，古之云泉虽远，今之云泉

更奇。北干渠宛如长龙盘旋众山之间，

高架渡槽八柱擎天，气势恢宏。若刘公

（刘祖穆）地下有知，当惊叹这“高峡出平

湖”般的人间奇迹。

虽然“渔樵耕读、凿井而饮”的旧时光

已一去不返，但农耕文明中那种顺天应

时、邻里守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

内核，在现代文明的语境下，依然熠熠生

辉，与我们今日推崇的生态与和谐理念，

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呼应。

下山时，天空飘起细雨，打湿了这条

长满故事的磴道，也润湿了关于故乡的记

忆。近日思绪纷繁，常穿过城市的钢筋森

林，梦回此处：秋日晨雾，枫叶如火，老酒

一壶。那份荒凉中的温暖，寂静里的热烈，

终究成了心底最缱绻的归宿。

洣水长流 弦歌不辍
——榜眼曹诒孙与洣江书院的百年守望

何 文

▲《海潭曹氏六修族谱》中曹诒孙的介绍

▲洣江书院内陈列的曹诒孙铜像

▲2012年原址复建的洣江书院

▲枫溪港“最美水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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